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大兴安岭版   第 5 期  2013 年 7 月 6 日 

WWW.MINGHUI.ORG 

美国首都国庆游行 法轮功学员再展风采
二零一三年七月四日

是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中

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宪

法大道举行了隆重的独立

日大游行。数以万计美国各

地的民众及世界各国的游

客汇集华府，观看游行。法

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美

国首都国庆大游行，由纽约

天国乐团、华盛顿ＤＣ舞龙

队、花车组成的队伍所经之

处，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鼓

掌和赞叹。 

当天的游行有近百个

团体和组织参加，各式花

车、军乐队、舞蹈、骑马、

卡通气球、贵宾车队，以及

代表不同族裔和文化的表

两位来美访学的华人

表示，来到海外可以看到

公开透明的信息和民众在

媒体上的自由表达。因此，

他们对有关法轮功的真相

有了了解，也知道了发生

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的实际情况，感到震惊。

演团体等，场面壮观，精彩

纷呈。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以

其独具风采的东方文化特

色倍受观众瞩目。 

观看游行的有许多华

人。他们对如此庞大的阵容

和这个多元文化国家的兼

容并蓄尤感触动，当法轮功

队伍通过音乐、服饰、舞

龙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引来

各族裔观众的不断喝彩

时，他们更是深为自豪。

有的华人表示在中国大陆

从未看到如此壮观的演

绎，忍不住从观众群中跑

到莲花车前合影留念。 

 

从“滚滚而来”看“中国防火墙之父”下课 
目。慢镜头显示，当场死亡的刘春【明慧网】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 一意孤行下，中共的防火墙被提到了

无与伦比的政治高度。 玲，其实是在现场被人用一个条状滨兴，在海内外臭名昭著，不是因为
物用力击打倒地而亡的。还有那个校长和所谓院士的头衔，而是因为他 就中共封锁法轮功真相来说，今
坐着呼喊口号的王进东，身后的警是“中国长城防火墙”的主要设计者， 天发达的传媒技术在制造谎言上的
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晃来晃去，配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近日五 惊人效果，就更让人对中共阻隔真相
合王喊完口号，王身上的衣服被烧十三岁的方滨兴，因患直肠癌而不得 的防火墙和方滨兴之流为虎作伥之
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之间用来不辞去校长职务下课走人。消息一 流更深恶痛绝。迫害开始后，中共发

出，引起中国网络狂欢。 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动所有的宣传工具，电视、电台、报
这场景一看就是事后补拍的。 中国连续多年被国际组织评为 纸、互联网等齐上阵，谎言铺天盖地。

天安门自焚骗局的这些破绽被“互联网公敌”，对此，方滨兴“功 人们只是感觉好象文革再现，其实，
揭露后，中共从未正面回应过。但不可没”。方滨兴助纣为虐的恶行早 远比文革厉害。现在有发达的通讯，
是，中共仍然在国内各种洗脑宣传就激起了民愤。二零一三年二月九 广泛普及的电视多媒体以及无远弗
中，甚至中小学课本里用天安门自日，方某在微博上给网民拜年，虽然 届的互联网，可以说新时代的舆论宣
焚骗局来毒害民众，就是因为真相及时关闭了评论，仍遭到了网民两万 传工具是文革根本没法比的。中共的
得不到广泛的传播。而封锁传播真五千多个“滚”字接龙回复。两万多 一个谎言，在同一时间就可传遍全世
相渠道的中共防火墙，以及处心积条的“滚滚而来”在网络满是新年祝 界，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例，

福中成为蔚为壮观的网络奇葩。 虑地用其所能截断中国百姓了解真在迫害开始的四十二天里就向全国
相的渠道的方滨兴实在是罪不可中共的防火墙，发端于一九九八 全世界播出了三十集诽谤法轮功的
恕。 年，但是其获得大力发展却是伴随着 电视专题，多媒体图文并茂，移花接

木，瞒天过海。 我们奉劝人们要从方滨兴的遭江泽民团伙一九九九年开始对法轮
遇中，不要为了个人利益再与中共功的残酷迫害。迫害一开始，中共就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共制造的天
狼狈为奸，让中国人民变成瞎子聋不断制造谎言来诽谤诬蔑，栽赃陷 安门自焚骗局，一出台就破绽百出，
子，而是要一起来拆除这堵阻碍真害，煽动仇恨，为灭绝人性的迫害寻 海外法轮功学员根据央视录像的慢
相的防火墙。 找借口。为了掩盖真相，在江泽民的 镜头制作了专门揭露自焚骗局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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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记者：我一直要找的 新闻社工作过。新闻工作的

高节奏，以前让他感觉有些

吃不消，达不到他要达到的

质量和效率，“精神上也不

是很好，老有失落的感觉，

而且精力老是不够用。” 

他说，“修炼法轮功后

我的很多问题解决了，工作

效率提高了。按照真、善、

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一些

问题上学会了耐心和放弃。

当一些事情上达不到我自

己对自己的要求时，我不会

像原先一样要不就放弃，要

不就很低落。而是放下这个

要求完美的心，做不好，下

次做好。” ◇ 

【明慧网】在回忆他开

始修炼法轮功时，奥地利专

业记者弗洛里安(Florian)

说法轮功就是他要找的。 

“我是一个寻找每件

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的人。法

轮功当初给我的感觉是，先

照着做然后显现给我。我的

身体在炼功中得到净化，我

的膝盖本来要做手术，在学

法轮功后好了。” 

他说，“在我修炼之初，

我简直无法想象法轮功就

是我一直要找的。而且我找

到了。” 

弗洛里安是一位有二

十年工作经验的记者，几乎

在奥地利所有的大报社和

图：弗洛里安与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今年五月十一日在维
也纳市中心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1998 年 5 月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视察时长春法轮功学员集体大炼功 

母非常孝顺，你的小女儿也非常可

爱，你在父母心中一定是个好女儿，

在孩子心中是个好妈妈……”她的

表情变得祥和了，我继续说：“可

是你的家人，并不知道你每天面对

的是一群信仰‘真善忍’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好人，她们只为了信仰

而被关押迫害。当真相大白时，亲

人们知道了你在劳教所里打骂好

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呢？还会那

么喜欢你么？再说你们警察的天职

是惩恶扬善，这是上天赋予你们的

职责。你违背了天意会有好结果

吗？善恶有报可是天理啊！为了家

人、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生命

的永远，王管教，你一定要三思啊！”

当我说道：“王管教，假如我

是你的亲姐姐，得了乳腺癌炼功好

了，却被坏人迫害到这一步，你会

怎么对待我呢？”她走到窗前背对

着我，我看到她擦拭了一下眼睛，然

转过身来说：“今天我们的谈话，你

不要和任何人说，不然你在这里会吃

苦的……” 

从那以后她变了许多，很少为难

坚定的大法弟子，在暗中还曾保护过

大法弟子。在我离开劳教所时，她送

我到大门口，含着泪说：“我很同情

你的遭遇，以后在家炼功一定要注意

安全，千万别被坏人举报，别再遭罪

了。反正你要回去了，不妨告诉你，

我家书柜上就有两本法轮功的书，我

姥姥就曾炼这个，我也大概看了看，

里面确实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

做善事的，这共产党啊尽瞎整，贪污

腐败、偷杀抢劫不怎么管，专门整好

人，早晚得完蛋。” 

我由衷感叹，只要人们肯听法轮

佛法真相，再恶的人，也会变好

的……◇ 

恶警说了心里话 
【明慧网】2004 年，我被不明

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劳教二年。劳

教所里有个姓王的女警察，三十岁出

头，据说她是里面非常凶恶的一个，

经常迫害大法弟子。一天，她把我叫

到她的寝室单独谈话。问我：“你一

个机关干部，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后悔

吗？”我说：“我修炼法轮佛法，一

天也没后悔过。因为法轮功使我脱胎

换骨，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按

‘真、善、忍’做好人，同时也知道

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她厉声地

说：“你一个机关干部还这么迷信，

何况又是共产党反对的，干嘛偏和上

面作对呢？” 

我说：“王管教，我们可不是迷

信。你不信神佛的存在，可他确实存

在着，只不过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

的空间，你也是个有文化、有知识的

人，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你思考一

下。虽然共产党宣扬无神论，败坏了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神传文化和传统

美德，但是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还是

敬畏神佛的。” 

她若有所思地一边听一边点头。

我继续说道：“虽然我今天被迫害到

了这里，但无怨无悔，尤其认识了你，

我想也是天意。我从内心觉得，你是

一个有善心的人，听说你对自己的父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名单（二）

截至 2013 年 7 月初，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1 亿 4 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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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凤英二零零零年林场的

邪恶之徒威胁她，如果再修

炼就推倒房屋，不让在林场

居住、工作，还对王凤英非

法监控。二零零零年冬天王

凤英被十八站林业局政法

委书记勒索五千元。二零零

一年冬王凤英被迫流离失

所。 

11、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二千多元钱。陈天杰被单位

非法开除。 

7、塔河县看守所勒索

法轮功学员陈天杰的父母

被经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包括： 
大兴安岭地区公检法、

六一零等部门对法轮功学

员进行惨无人道的肉体摧

残的同时，也毫不手软地对

法轮功学员进行经济迫害。

他们利用和胁迫政府部门

及国家工作人员开除法轮

功学员的公职、扣发工资、

非法罚款、强行勒索、随意

抢夺等等卑鄙手段，截断法

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 
1、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李华二零零五年七月被塔

河县公安局罚款五千元钱。 
2、二零零四年，加格

达奇法轮功学员李佩琴被

加格达奇区公安局勒索二

万元钱。 
3、内蒙古鄂伦春自治

旗大杨树镇法轮功学员李

海燕在二零零一年六月份

被大杨树公安分局勒索钱

财近万元。 
4、二零零零年大兴安

岭塔河县总队的法轮功学

员吴艳春被塔河看守所罚

款二千元。 
5、在黑龙江省女子监

狱中开始修炼的张艳芳在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日被

迫害致死。张艳芳离世后，

她在监狱省吃俭用的钱卡

中还存有一千三百九十元

钱，于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八

日中午十二点三十分被二

监区副大队长董岩提出说

要交给狱里。 
6、家住黑龙江塔河县

铁路家属区的刘淑芹在二

零零零年被塔河公安局罚

款数千元。 

恶警非法提审欧阳占东，欧

阳占东身体摔伤三处，在医

院住院费和雇看欧阳占东

的人的费用都让欧阳占东

出。 

8、松岭区法轮功学员

傅艳华被松岭区松岭镇第

二派出所勒索，随身携带的

少量钱物也被恶警搜去，释

放时也没归还。她在松岭看

守所里边一顿饭都没吃，却

被强制收一百元的饭费，释

放时其亲属还被逼迫交了

五千元的所谓保证金。 
9、大兴安岭塔河县建

设派出所所长邓华（现任塔

河公安局副局长）伙同恶警

张杰赶到北京后连夜非法

审问塔河县法轮功学员杨

宗波，搜去杨宗波身上四百

元钱。杨宗波被塔河县看守

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杨

宗波又被非法劳教，劫持五

大连池花园劳教所非法劳

教一年，塔河县看守所勒索

杨宗波家人交关押期间伙

食、行李等费用几百元。二

零零一年大兴安岭塔河县

建设派出所恶警孙立国在

杨宗波解教回家之前，强行

把杨宗波的户口迁出，送到

杨宗波父母家并勒索四元

钱。 

16、在松岭区法轮功学

员乔玉华被迫害期间，被松

岭公安局非法罚款两次，每

次五百元，共计罚款一千

元，没有给乔玉华出示收

据。 
17、松岭区法轮功学员

王玉红、李亚娟、佐伟雁、

于忠柱、孙丽娟，韩家园法

轮功学员色桂荣、赵培金、

李雅茹等法轮功学员当庭

指出办案警察非法扣押个

人物品如：手机、计算机、

新购买的还没开封的光盘

播放机等，这些法轮功学员

的个人物品，被恶警们掠

走，至今没还给他们。 
18、加格达奇曙光派出

所伙同长虹派出所恶警非

法闯进法轮功学员龚本花

家抢劫，床下一千七百元钱

和自行车一辆也被恶警顺

手牵羊掠走。 
19、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宋春媛被塔河县恶警罚款

约一万一千元，被抢走大法

经文、两个 MP3 和一台电

脑。 
20、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孟昭红被塔河县恶警抢走

家中的大法资料，七个存折

及她卖房的现金、电视、影

碟机等物品。 
21、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张丽华，一九九九年塔河工

商银行将张丽华无理开除。

22、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吕秀凤被塔河县公安局非

法罚款共四百五十元。(待

续) 

12、二零零零年塔河县

法轮功学员杨云杰被非法

关押在大兴安岭塔河县看

守所三个多月，勒索罚款三

千元。非法关押的三个多月

里，吃住行里，都被算钱，

杨云杰被塔河县看守所又

骗走一千多元钱。 
二零零六年杨云杰被

非法关押在塔河看守所家

人要求探视，送几件衣服，

看守所不让，在家人一再要

求下，值班警察让家人交三

百元钱才答应把衣服留下，

却不让见人。杨云杰在塔河

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时，在

塔河县看守所杨云杰的一

套行李、脸盆等个人物品被

扣下，家里人去要，塔河县

看守所不给。塔河县公安局

恶警史伟、杨凯在劫持杨云

杰去齐齐哈尔劳教所其间，

史伟勒索杨云杰的家人三

百元钱，说给杨检查身体。 

10、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高淑英被单位革职。二零零

一年八月二十多号，高淑英

被塔河县看守所恶警勒索

一千来块钱。二零零四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张启超等人

将高淑英绑架到齐齐哈尔

第一看守所，勒索近二千元

才放回。同时勒索家人四千

元。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

日，高淑英被塔河看守所非

法关押五天，勒索二百元

钱。被北安精神病院勒索一

万二百元。 

13、老王，女，六十多

岁，大兴安岭塔河县法轮功

学员。由于修炼大法，在二

零零一年被塔河公安局绑

架后罚款四千元。 
14、塔河县法轮功学员

刘长云被绑架关押塔河看

守所，并罚款五千元。 
15、内蒙古莫力达瓦达

斡尔族自治旗法轮功学员

欧阳占东，被塔河公安局绑

架，孙继斌、金龙、韩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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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在香港街头我遇见了她，

刘嫂。刘嫂是我过去的老邻居，是个

快言快语的人。一晃十多年不见了。

她一身名牌，但脸上的愁容显而易

见。想起十多年前的“不欢而散”，

我正犹豫如何跟她打招呼，她也认出

我来：“小杜！十多年了，你可没见

老。” 

刘嫂好像早忘了我们当年的不

快，也没理会我是否愿意听，一股脑

把她的烦恼倒给了我。原来，刘嫂是

来香港给孙子买奶粉的，正赶上奶粉

限购令，有钱也买不成。说着，刘嫂

开始大骂现在中国社会人心不古，道

德低下，政府无信誉，有毒食品泛

滥……。看着她愤恨、躁动的脸，恍

惚间，又回到十几年前。 

“你们为什么要到中南海去闹

事，你不闹事，共产党能整你们吗。”

那是 1999 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后，刘嫂对我说的。刘嫂说的所谓闹

事，是指 1999 年 4 月 25 日，上万名

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附近的中央信

访办和平上访。 

我告诉她，“从 96 年开始，《转

法轮》就被禁了，各地炼功点多有被

警察骚扰的情况，特别是天津抓捕了

法轮功学员，我们去中南海附近的信

访办上访，是真的希望政府能了解一

当年她曾质问我：道德多少钱一斤？

 

下……”。 

刘嫂打断了我：“骚扰你就忍着

吧，你闹事，当然得整你。” 

当时，我几乎哽咽着对刘嫂说：

“我们不是去闹事，我们真心地想对

国家说，法轮大法真的能提高人的道

德，对国家百利无一害啊。”没想到，

刘嫂竟劈头质问我：“道德多少钱一

斤？发展是硬道理！” 

我记得在当时中共铺天盖地抹

黑法轮功的舆论压力下，我的心情一

直非常沉重。当听到刘嫂的质问，我

哭着脱口而出：“会有报应的！”刘

嫂气走了…… 

回到现实，我平静地听着刘嫂的

抱怨。十几年的修炼历程，风雨沧桑，

已经把我锤炼得心如止水，慈悲对世

人。我真心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法轮

大法真相，明白当初法轮功学员临危

上访的苦心。 

这点，你有钱，但买不到安全食品。

道德无价。” 

刘嫂骂够了，看我一直不做声，

她也静下来了。她低声问：“你还炼

哪？”我点点头：“再大的压力，我

也没有放弃过真、善、忍。”我把“真

善忍”三个字说得很慢。刘嫂愣愣地

看着我，好像心逐渐被这三个字融

化。她喃喃地说：“十多年了……，

你没有变。”我说：“历史将证明，

世界需要真善忍，你的经历也证明了

图：在法轮功讲真相的人群中，
青年男女、妇孺老少，每一个在“真
善忍”大法中受益的人，都带着极大
的真诚和善意，向所有遇到的世人讲
述着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发生的迫
害，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每一个
善良的生命都能获得美好的未来。 

照片中慈眉善目、满面红光的
她，是一位在纽约曼哈顿街头发真相
资料的大法弟子。 

夕阳下，我们聊了很久。临分别，

刘嫂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法轮功）

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我曾因为坚持“真善

忍”信仰，被警察绑架到了

“洗脑班”。之前是根本不

许家属来探望的，但有一

天，他们突然允许年迈的老

父亲来看我。满头白发的老

父，终于知道了自己孩子的

下落，并在这种场所相见。

望着这位经历过“文化大革

命”和历次运动的老人，我

能想到他的心情和无奈。 

也许是想借机把话引

导到劝说我放弃信仰上，一

个老公安对我说，你老父亲

这么大年龄了，你不为别人

考虑，也该为你父亲考虑，

早点回家尽尽孝。 

我对老公安笑了笑说，

你们把我绑架到这里非法

关押，还说我不孝，让我屈

服，然后回家尽孝。哪有这

个道理！为了自己家庭的团

聚就可以放弃道义、信仰以

及任何原则，那是什么

“孝”？这样的人又是什么

样的人？要是在外敌入侵

的时候，那这样做的一定是

汉奸。 

我又讲起了自己的往

事：小时候，有一次弄到一

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看

到庞德和于禁带着七军去

打关羽，被关羽水淹七军。

当时关羽让他们投降，于禁

投降。庞德宁死不屈，被关

羽杀了。关羽当时很痛心，

很是怜惜，不以成败论英

雄，那庞德也是顶天立地的

大英雄，几十万军队的大将

军，是个人才，就这样死了。

我那时不理解，就问父亲，

庞德为什么不投降。当时父

亲告诉我说，人要讲个

“信”，讲个“义”。 

那时我还不理解“信”、

“义”是啥。后来看到关羽

也败走麦城，义不屈节，被

杀了，便知道那是英雄所

找回“忠孝节义”的真正内涵 
为。人是要讲“忠孝节义”

的，那是一层标准，是做人

的道德。 

老公安接过话说，谈到

“忠”，那就是忠于政府，

听党的话。我告诉老公安，

“忠”不是上边说啥，你都

服从照办，那只能是像和珅

那样拍马溜须、阿谀奉承的

奸臣干的。这还是在一个正

常社会中讲是这样。如果是

在像商纣王那样的暴政，你

跟他讲忠，那就是助纣为

虐，为虎作伥。那不是“忠”。

“忠”不是一个字，

“忠”是坚持真理、捍卫正

义。老公安无言以对。 

（文/吴侃）◇ 


